
 

 

是康莊大道，還是蠱盆？ 

護理學系三年級 高子晴 

淺談重考班 

重考班在許多人心中似乎是個難以定義的存在。有人認為它是填鴨式

教育最濃縮的體現，卻也有人認為在其中可以領會做學問心無旁鶩與精益

求精的精神。它以追求成功作為招牌，卻有不少身處其中的人，甚至是將

孩子送進去的家長都以身處其中為恥，彷彿身在其中就象徵了自己是敗

者。 

 

自二零一七年秋至二零一八年夏，我在裡頭待了一年。雖然我偶爾回

家一趟時，母親要我別讓鄰居知道，但我對於這件事倒是很坦然。在街坊

不提是顧及母親的感受，但在我自己的社交圈內倒是從來沒有瞞過，甚至

還經常分享我在裡面的見聞，不止一次打趣說那裡是蠱盆。 

 

我從來沒掩飾過自己重考的事實，況且，在進重考班前我已經先在家

裡備考了一年，對我來說只不過是從一個念書環境換到另一個罷了。這樣

的心態似乎意外讓我有了一些餘裕去觀察與思考其中的現象，而蠱盆這樣

的形容，就是出自最初的觀察與思考。至於在我待了一年又離開了半年後，

將它形容成蠱盆到底適不適合呢？我們慢慢聊下去吧。 

 

廝殺 

提到蠱盆，最先想到的應該是相互廝殺、勝者為王的精神。 

 



這點到底是不是重考班的精神，就如同它的評價一樣模稜兩可。一方

面，班級內部禁止與左右交談，並且我們也能深刻認知到周遭的同學都是

升學路上最強勁的對手，但另一方面，考試這回事要戰勝的還是自己為先，

同學之間最差就是冷漠，要說敵對倒是少見。 

 

但沒了『相互』，『廝殺』與『勝者為王』倒是內部的核心價值。裡面

的名師在所謂的閒聊時間往往會將人生的成功窄化，只有考上特定科系、

賺大錢的人生才是順遂美滿的，甚至會拿過去考上冷門科系的學生奚落。 

 

這些名師除了拿學生舉例之外，往往也會拿自己的人生當例子，這裡

就談兩類。一是遭遇逆境後掙扎取得現在的成就，二是年輕時沒能達成目

標所以多經歷了苦。 

 

第一種老師的可怕之處在於，正因為他自己經歷過逆境，也憑藉自己

的努力跨越逆境，因此他預設了所有苦難中的人必定都是因為不夠努力鞭

策自己才會陷於那樣的狀態中不得脫身。即便他可能實際上其實並不這麼

覺得，但至少他希望這個故事傳達給我們的是這樣的觀念。也就是說，陷

於苦難全是當事人的錯，他應該逼迫自己、燃燒骨血來讓自己脫困，如果

他這麼做了卻仍沒有脫困，那肯定是他做得還不夠。因為他們都做到了，

別人也應該要能做到啊。 

 

第二種則將自己的遺憾當作是人生之中不得滿足的原因，沒考上醫學

系所以現在必須上課上得半死、面對根本不想學的學生、賺不了大錢等等，

似乎只要沒達成這個目標，他的黑眼圈就是下場最好的例證。 

 



二者都是把成功的定義窄化，或者說，將悲慘的定義放寬。這時拚搏

精神就容易在求生本能下成了廝殺，更糟的是，或許開始廝殺的人也並不

知道在向誰廝殺，最後一刀一刀其實是向著自己的無能感揮下。 

 

毒 

蠱盆第二個讓人想到的大概就是毒了吧。那麼，重考班中到底是什麼

讓我用毒來形容呢？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知識與觀點。 

 

我並沒有要質疑這些老師專業的意思，他們不僅在自己專精的學科上

是高手，也對教學很有一套──雖然往往彼此相輕、互相抹黑，或許比起

學生，那裡於他們來說更像蠱盆也不一定呢，不過這個暫且不表。 

 

所謂似是而非的知識，往往出現在他們給學生喘口氣的閒聊時間裡。

在這時候的侃侃而談，涉及的往往不是他們的專業。然而作為名師，教學

有時候也算得上是一種表演，演什麼？演一個萬事通的智者。他們自然不

會在自己的說詞中留餘地，承認這些觀點出自個人經驗、出自道聽塗說、

不是客觀觀點。 

 

比如曾有化學老師宣稱他過去唸書時一天只睡三小時，重考生一天睡

超過六小時時在太安逸了。可是我自醫學文獻中知道，每個人必須的睡眠

時數因人而異，長期睡眠不足更可能導致腦部病變造成精神疾病。 

 

又或者曾有不只一位老師閒聊時不無輕蔑地說「很快就沒有純種的台

灣人了，你們知道現在的新生兒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外籍配偶生的嗎？台灣

女生要加油啊。」而事實上台灣本就沒有純種的台灣人，更不用說有很大



一部份的外籍配偶在家庭結構中失去了主控權，講難聽一點就是用聘金買

來的永久傭人，這些婚姻的犧牲品無法拒絕生孩子。這個悲劇是新生兒減

少的時代中外籍配偶的子女為什麼比例攀升的原因。這樣的論述不僅將他

們再次視為次等，更無視了社會問題與少子化的真正因由。 

 

還有明著說「女性反應遲鈍，最好別開車。」的老師、說「『搶救雷恩

大兵』如果改叫『搶救雷恩表哥』就會有女孩子去看了。」的老師、連跨

性別和同性戀都分不清的老師在侃侃而談民法婚姻相關的釋憲案。 

 

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惠台三一政策。這些老師教得出名了，往往也同

時被中國的重考班聘任，或者曾經因公出差過。他們眼中自然是被安排好

的場景，見到的是安排好的人。在他們眼中中國比台灣進步多了──行動

支付幾乎讓零錢銷聲匿跡──學生比台灣更為上進與優秀，城市富裕繁榮，

也看不出有什麼不自由，社會看起來更安定。因此他們說，去那裡念書發

展或許比台灣更好，尤其現在他們遞出了橄欖枝，機會能把握就把握吧。 

 

但我自己認識的中國朋友可不是這樣的。他們年紀最大的也不到三十，

遍布各個領域，除了數不清的文史哲外還有醫學、法律、資工、航太、經

濟和語言翻譯學科。我必須承認他們確實極度優秀與努力上進，如果將我

放在他們之中學習，我大概能比現在強一倍吧。但這些優秀的青年對未來

卻常是深深的絕望。醫學系的朋友感嘆在中國千萬別當醫生。早稻田翻譯

碩士的朋友回中國半年差點自殺了兩次，趕著又申請英國的學位，急匆匆

地又出國了。航太碩士的朋友已經在政府的研發部門任職，卻語焉模糊地

暗示可能文革又要再起，感嘆「我拚死念書是為了什麼？難道只是為了更

像個人？」 



更不用說家裡經營小本生意，也有在中國涉足的台灣朋友偷偷告訴我

近幾年中國金融流動緊縮，賺的錢要不是用洗的根本拿不出中國。行動支

付盛行則彰顯了一舉一動皆在政府掌控中，當小販連零錢都不收的時候，

要如何隱匿行蹤地移動？ 

 

當然，中國大學的學位在國際上確實有其優勢，部分學校排名更前面

也是事實，但我想在做決定之前，有更全面的了解也並不是壞事。相反地，

片面的資訊卻說得板上釘釘卻是很危險的。 

 

而這樣片面甚至似是而非的資訊與價值觀，小則聽了不舒服，大則誤

導。我認為，在這知識就是力量、資訊即財富的年代，這應當可以稱之為

毒了。 

 

封閉 

最後，蠱盆的形象必然是封閉的空間。 

重考班的作息非常緊，如果住宿舍的話更是幾乎沒有與外界交流的機

會。一個安分的重考生在裡頭很可能精神上一整年都與世隔絕，出來恍若

隔世，不知道外頭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樣的與世隔絕第一個可能導致的問題便是對老師的話照單全收，連

同那些毒與廝殺一起，而這兩者就更容易在更多學生身上誘發了。畢竟他

們無從查證，也無心查證，更不會有接觸到異音的機會。 

 

第二個問題自然是與人交流出現隔閡。在封閉的環境待久了，一出來

突然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其他人類。加上對時事的茫然，在融入社會時必定



得磕磕碰碰一陣子，甚至抓不準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可能滿腹學識卻不

知如何表達與分享，對個人與社會皆是憾事。 

 

蠱盆？ 

只要想到重考班中大部分的人日後有很大的可能會是台灣的精英份子，

再想想其中這些問題所在，實在讓人不免感到憂慮。 

 

當然，重考班中也不乏好老師，我很欣賞與感謝其中一位物理老師不

求速成與求真的精神，也很欣賞歷史老師用她的經歷告訴我們不同於傳統

定義的生活也能過得很好。但我不得不說，營造散布廝殺與毒的老師還真

不算少數，而這確實是社會的隱憂。 

 

不過，說重考班是個蠱盆適當嗎？回到這個問題，或許要看你如何定

義蠱盆了。誠如剛才列舉，它具備了蠱盆的三個要素，廝殺、毒與封閉，

但並非像蠱盆那樣運作著內部廝殺去篩選最劇烈的毒。 

 

我仍然會用蠱盆去形容它，但我不是名師，所以我也會告訴你，這僅

僅只是一種不那麼精確的比喻，用以揭露它內部存在的問題罷了。 


